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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冲击研究
施东莉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摘要：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呈现出“爆炸式”生产及“裂变式”传播的态势。谣言作为

负面信息，成为削弱主流意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侵蚀与挑战。

具体表现为：网络谣言分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离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引领力、削弱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的文化吸引力。治理网络谣言是巩固与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必然举措：加强网络舆情预警

机制，防范化解网络舆情；提升公众认知，夯实公众认知的防御阵地；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体系，构筑谣言治理的

法治化屏障，以此净化网络空间，守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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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与特

征

1.1网络谣言的内涵及特征

什么是谣言？法国学者卡普费雷认为：“谣言的本

质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它是一种反权利”[1]。美国

学者吉斯特和彼得森认为谣言是“对热点话题或事件的

未经证实的解释或表述”[2]。中国早期学者认为谣言是

“缺乏事实根据的消息”[3]，甚至是“有意凭空捏造的

信息或消息”，指出谣言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内容的虚假

性和对公众的误导欺骗性。与传统谣言相比，网络谣言

在技术的加持下表现出谣言生成智能化、谣言传播强效

化、谣言利益驱动化等新的时代特征。随着技术的发展，

在利益驱动下，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采用

PS技术伪造图片、使用剪映等视频剪辑工具对视频进

行掐头去尾、移花接木等操作或直接使用 AI技术合成

虚假视频生成虚假信息。此外，全媒体时代，谣言借助

社交平台实现裂变式传播，其扩散速度与影响范围呈指

数级增长，且难以溯源与管控。同时，算法推荐机制加

剧了信息茧房效应，使受众更易接受并转发与自身认知

相符的不实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谣言的隐蔽性与迷惑性。

虚假信息常伪装成权威消息，比如仿冒官方账号、采用

权威媒体排版方式和文字风格发布谣言，裹挟民意、干

扰舆论导向，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严峻挑战。

1.2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及特征

意识形态是指观念的集合，主流意识形态是指统治

阶级的思想，因此表现出阶级性、导向性、时代性等特

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思想

领域的影响力与主导权，核心是要让主流价值理念能被

听、被信、被认同并主导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中

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的思想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的精神土壤，三者相互支撑，有机融合，协同发力，

共同塑造中国特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探讨交流的

重要场所，潜移默化中塑造和改变着人们的认知结构、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最前沿和最

大变量。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结合，体现出互动性强、

载体场景化、应对即时化等新的时代特征。首先，网络

特性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话权“传播逻辑”：网络“快传

播、强互动、多载体”的特点，倒逼话语权从“单向灌

输”转向“互动引导”。比如在传播红色文化时，摒弃

传统的“念历史，讲理论”的单向输出，通过微博等平

台发起“我家乡的红色故事”话题，吸引公众参与接力

活动，让红色话语从“被动听”到“主动讲”。其次，

载体场景化更能吸引网民参与。在红色文化宣传过程中，

可以将红色故事做成短视频，演绎动人故事，引起群众

共鸣。最后，面对歪曲历史事实、淡化革命意义的言论，

要结合权威材料及时予以驳斥纠正，在重大节日时提前

策划，主动抢占历史解读权。

2网络谣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产生冲

击的现实表征

2.1网络谣言分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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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网络谣言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理想

信念指引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实现目标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和精神支撑。网络谣言通过扭曲事实、制造对立、

传播错误价值观，严重冲击人们的理想信念，导致认知

混乱、信任动摇甚至信念崩塌。首先，网络谣言混淆认

知判断。网络谣言主要通过伪装成权威信息和利用情绪

共鸣两大核心手段，混淆人们的认知判断，让虚假信息

看起来“可信”。它们打着官方的旗号，盗用官方机构、

专家、媒体的名义，利用人们对权威部门或人士的信任

绕过理性判断。信息常绑定焦虑、恐惧、愤怒等强烈情

绪，制造情绪共振，使人掉入情绪旋涡而忽略了信息真

实性。其次，网络谣言侵蚀价值认同。网络谣言通过扭

曲事实认知、解构主流价值、制造群体对立等路径，撕

裂共识基础，扭曲价值标尺，让人们对共同认可的价值

理念产生怀疑。最后，网络谣言引发信念动摇。网络谣

言主要通过精准打击信念支撑和构建负面认知的方式

引发信念动摇。网络谣言通常会绑定与老百姓生活最密

切的民生领域，如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对政策歪

曲解读，使群众怀疑政策，影响人们对“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这一共同信念的信心。

2.2网络谣言离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引领力

价值引领力是特定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通过凝聚

共识、塑造认知、规范行为等方式引领个人与社会朝着

特定价值方向发展的能力，核心是“以价值凝聚人，以

方向引导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话语解释与宣传

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发挥着引领

方向、凝聚共识、抵御风险等价值引领作用。

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力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在凝

聚共识的具体实践中得以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内容，从国家、社会、公

民三个层面深刻回答了“建设何种国家、构建何种社会、

培育何种公民”的时代命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根本价值遵循，也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推动全社会

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与强大动力。以歪曲公众认知、撕

裂社会共识、侵蚀社会信任为主要表现的网络谣言，正

不断削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如编造“脱

贫攻坚数据造假”、“某群体享有特殊待遇”等谣言，

抹黑国家发展成就，加剧群体隔阂，让部分民众对党的

政策和成就产生怀疑，进而影响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信任与践行。

2.3网络谣言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吸引力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吸引力相互依存，相互强

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为文化吸引力提供核心内核，为

文化创作指明了方向；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具象

化表达，通过形象生动的表达，能够让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深入人心。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

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先进

性、人民性和真实性的特点，能够引发共鸣，获取认可，

指导实践。然而，一些网络谣言通过解构文化内核、抹

黑精神符号等方式，从根基上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

吸引力。比如有些网游把关羽塑造成性感女性，话语中

将包拯恶搞成好色之徒等，恶意扭曲文化形象，使大众

对传统文化产生偏差。革命文化中英雄人物与事件是

“奉献”“奋斗”等主流价值观的具像化体现，然而近

些年，侮辱抹黑英雄烈士及伪造史实诋毁领袖类的谣言

层出不穷，导致大众对这些价值理念产生怀疑。如伪造

狼牙山五壮士“溜崖”，质疑黄继光、邱少云事件的真

实性、造谣《沁园春·雪》的作者另有其人等，使群众

对历史真相产生动摇。

3网络谣言冲击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应对

路径

3.1技术防控：构建谣言治理的技术屏障

在新媒体格局下，网络谣言传播打破传统媒体的专

业传播壁垒，呈现出传播主体匿名化、传播载体多元化、

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速度裂变化等新特征，助推谣言

肆意扩散，给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峻挑战。传统的方式

方法已然无法应对海量信息环境下谣言治理需求，必须

通过技术手段，建构全链条、智能化的谣言治理体系。

同时，依托技术赋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效能。

首先，谣言传播天然带有“多域流动”的鲜明特征，

其传播场域绝非局限于单一平台，而是呈现出跨平台渗

透的扩散态势，同步覆盖微信、微博等社交互动平台，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信息资讯平台，以及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内容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打破传统人

工监测的局限，实现对多平台、多模态谣言的全面捕捉，

为后续治理打牢基础。比如抖音引入 AI 大模型技术后，

其谣言治理智能体可拆解视频的画面、音频、文字等多

模态内容并提炼主旨，标记异常点赞、集中转发的谣言

账号，追踪信息扩散轨迹，自动发出预警信号，运用技

术手段减少曝光量，切断传播路径。今日头条则通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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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权威信源库，对站内内容展开模型比对分析，2025

年起累计拦截不实信息超 600 万条，精准捕捉站内外

虚假信息和热点谣言。

其次，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离不开技术

加持。依托技术增强内容感染力，提升传播吸引力。如

通过数字技术还原革命历史场景、打造红色主题虚拟展

馆，让主流价值可感可触。利用社交媒体、互动论坛等

技术载体，搭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交流互动场景，鼓励公

众参与话题讨论、内容二次创作，形成“传播者—受众”

双向互动的传播格局。

3.2认知提升：夯实公众认知的防御阵地

提升公众认知是阻断谣言传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权的基础性工程。其核心逻辑是：通过系统性认知

赋能，让公众从“被动受谣言影响”转变为“主动识别、

抵制谣言”，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

传播者和捍卫者。

谣言传播本质上是认知偏差和信息不对称的产物，

谣言利用公众认知上的偏差，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造

成冲击。公众的在认知上偏差表现为信息识别能力弱、

价值判断模糊、逻辑思维欠缺、媒介素养不足。因此，

提升公众认知，需聚焦这四大维度，教会公众“溯源、

验真、辨伪” 的基本方法，强化主流价值观对情绪的

引导与校准，提升公众对谣言逻辑漏洞的识别能力，让

公众理解算法逻辑，主动打破信息壁垒。通过学校教育、

公益广告、讲座等形式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尤其是要对

青少年、老年人、网民骨干等重点人群开展专项教育，

使其掌握消息来源是否可靠、是否有数据支撑、事件是

否经官方调查认证等谣言识别方法。除了摆事实、讲道

理，还需将主流价值观与情绪疏导相结合，实现 “认

知 + 情感” 双重赋能。面对热点事件，主流媒体应第

一时间回应公众焦虑，避免谣言 “趁虚而入”。要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要承担起

政策解读及时效的责任，强化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

同。

3.3法治保障：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体系，构筑谣言

治理的法治化屏障

提升网民的法律意识，健全网络法治建设。维护意

识形态安全，需要依法治谣，依法治网。有些网民肆无

忌惮的制造、发布、转发谣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造

谣传谣行为代价低，利用隐匿身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而

免于担责，而且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也导致很多被谣

言伤害者维权之路艰辛。网络谣言治理是意识形态治理

的一部分，造谣传谣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维护国家网络安全需要积极推动网络法治建设。网

络领域的法治同样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与监督

四个环节，需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平台履责、社

会协同、网民自律的多元共治。立法环节要定规则，补

空白。立法机关要以法律形式明确谣言的认定标准和责

任边界，完善相关主体责任，跟进新问题更新《网络安

全法》等规则。执法环节重点在强联动、快处置。由网

信部门牵头，公安、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平台

承担信息审核与谣言阻断主体责任。平台利用技术手段

进行拦截、禁言、溯源、封号等处置措施，多部门协同

合作，通过线上巡查和线下核查，争取对热点谣言在第

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阻断谣言发酵传播。司法

工作要做到守公正、树权威。要明确“严重危害社会秩

序和国家利益”的认定细则，发布指导性案例，以案释

法，引导公众明确法律边界。依法支持受害者通过诉讼

维权。守法与监督环节要做到广普法，促自律。政府、

媒体、学校开展宣讲活动，提高网民辨谣言能力。平台

设置辟谣专区，接受拥护举报与投诉。广大网民要不信

谣、不传谣言，主动举报谣言，文明上网。以网络谣言

的系统化为重要抓手，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守

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为涵养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织

密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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